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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看佤族妇女地位的

变迁

杨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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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北京 100024)

【摘 要】:对佤族女作家董秀英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的细读，大概可以还原三代佤族妇女在自然环境、

生产关系和男权社会三重压迫下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佤族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佤族妇女获得

解放的核心在于生产力的解放，只有当佤族地区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佤族妇女才可能在思想和行为得到根本的解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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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出生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董秀英是佤族的第一代大学毕业生，她通过对保留民族记忆的佤族口述史

的记录的再阐释，撰写了反映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三代佤族女性生活和抗争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使我们对于那个时期

的佤族社会和佤族女性的社会生活状况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董秀英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她对佤族妇女的美丽和勤劳充满赞美，对佤族妇女遭受的苦难怀有深切的悲悯与反思。董秀

英特殊的经历，佤族的身份和自觉的女性意识，使她的小说成为了研究佤族妇女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命运的最佳样本。而为了更

好的解读出其中蕴含的女性声音，最为适用的就是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即从性别的视角去重新解读和建构文本。但正如研究者

反复强调的，身份主义的解读，往往会使文本和历史碎片化。因此，应该采用统和性的理论加以整合与补充。同时，所有女性

的历史又应该被视为更大社会变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佤族地区这样社会生产相对落后的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于

人们生活的制约和影响几乎是决定性，因此在本文中我们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策略来看待佤族的整体社会变迁。正是在这两

种理论视角的交叉和呼应，本文通过对《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文本的细读，来考察和展示佤族妇女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变迁。

一、《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时代背景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记录的是佤族三代女人的经历，时间跨度大致上从民国到解放初。这一时期的佤族社会开始从原有的

封闭状态，
[1]
开始逐渐的和外界相接触，当然这种接触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直到最后 1951 年佤族地区解放，进入全新的历史

发展时期。而这几十年所经历的，恰好也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变的时期，不论是在经济、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上主流社会也出现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必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对佤族社会产生不可回避的影响。

二、三代女人的命运与佤族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1作者简介:杨牧原，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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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很有特点地选择了祖母孙三代女性的命运，这样的言说方式一方面使不同时期的女性得以发声，另一方面通过血缘的

连接，使人们体认到女性的命运是历史的形成，每一个女性的境遇都是建筑于之前女性的抗争与努力之上，这就非常明确地体

现出了作者的女性意识。而这种以时间进程为主要线索的结构也非常适合用于分析社会的变迁。

(一)第一代女人叶嘎的命运

叶嘎的父母一开始是为了躲避汉兵而逃到马桑部落的位置的，叶嘎在马桑部落随父母长大后，父母便去世了，这也为之后

叶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到了婚配年龄之后，叶嘎接受了一个住在山上的佤族小伙子(这个佤族汉子的名字从未出现过)的

追求，后来叶嘎的丈夫在狩猎中不幸离世，之后叶嘎在山中生下了遗腹子娜海。因为传统习俗，叶嘎不得不改嫁给了他丈夫的

兄弟。他的第二任丈夫抽大烟好吃懒做，叶嘎不得不为生活而劳碌，而在一次劳作中她不幸被雕袭击离世。

叶嘎生活的时代，最大的特点是经济发展程度很低，自然对人的威胁仍然很大，她受到的压迫主要来源是自然环境，落后

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男权社会。

1、第一代女人叶嘎受到的压迫

(1)自然环境带来的压迫

自然环境带来的威胁，从叶嘎尚在襁褓中时就已经开始了。叶嘎跟着父母躲避兵祸的时候，就曾经遇到过:“一只过山虎随

着果子的香味走来。阿佤汉子拉着婆娘，躲到一棵大树后面。老虎低着头吃果子。吃饱了，抬着圆鼓鼓的肚子，懒洋懒洋地走

了。豹子扬着头走来。用前爪扒去老虎吃过的果皮，一个接一个地吃着熟透的果子。逃难的这家三口人，悄悄地躲在一边看着。”
[2]
叶嘎的第一任丈夫也死在狩猎过程中，“太阳躲进山脚的时候，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她的男人。他睡在水草上，肚皮被野牛角

挑开了。肠肠肚肚一大包地露在外面，他断气了。”
[3]
叶嘎最终也死于野兽袭击，“娜海和大家赶到阿妈面前时，阿妈说不出话

来，她脸色白咋咋的，身上留着带血的老雕爪爪印。部落里的长老、魔巴，来给阿妈叫魂撵鬼。阿妈没有睁眼，她在火塘边的

竹篾床上，睡得熟熟的。阿妈走了。”
[4]

云南佤族部落的聚居地在中缅交界处，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非常靠近热带的部分，野兽众多，甚至部落本身都会受到野

兽的威胁，这使得佤族的安全和食物有赖于猎人的存在。而这种情况野兽造成的死伤也偶有发生，因此以上文本中记述的故事

实际上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女性由于身体的原因和对自然感知的敏锐，她们对于自然环境的压迫有更深切的痛感，

之前的描述，从女性的视角将这种自然的迫力形象的展示出来。

(2)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带来的压迫

说到自然环境带来的压迫，就不得不提社会生产力对人的影响。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

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女性的社会地位。佤族的农业活动，一直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佤族人必须依靠狩猎和

采摘来补充食物。“阿佤人世世代代靠着老林生存。从阿佤人的祖先开始，他们全是靠男人跟野兽打斗。男人们打死野兽，把

兽肉拿回家来，养活全家老小。女人们在老林里不但打不过野兽，反而被野兽伤害。就连猴子这个小东西都来期负女人。”
[5]

叶嘎的丈夫就死于给怀孕的叶嘎狩猎野牛，叶嘎最终是死在做农活的路上。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加之男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的

承担了狩猎的角色。使得在西南地区，地位较低的妇女来进行农业劳作成为传统，男性是不干农活的，且女性在几乎所有文明

中都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而农活加上家务活动在繁重程度上远超男性的狩猎活动，这种男性做更有“价格”的社会劳动而女

性做繁重而不被看重的劳动的方式，事实上形成了男性对女性价值的剥削。后来叶嘎被迫嫁给的第二任丈夫是个大烟鬼，但由

于女性传统分工是农活，所有的工作都压在叶嘎的身上，还要负责给丈夫种大烟。在这样的关系里，叶嘎的丈夫完全脱离了劳

动，形成了对叶嘎纯粹的剥削。至于叶嘎被迫种来与自身毫无关系的大烟行为可以被看做是异化劳动，她和她生产出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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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毫无切近感。

(3)男权带来的压迫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男女双方都必须时刻担心着自然的威胁，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女性在佤族社会通常从事农业活动比

男性更加没有能力面对外界环境的威胁，这使得女性在面临外界环境压力的时候地位将低于男性，承受双份的压迫，甚至被认

为必须依附于男性才能养育后代。

叶嘎在父母过世后，曾遭到男青年的骚扰。男青年在叶嘎摘枇杷的时候抢她的果子，用言语调戏她，这中粗暴说不上是自

然的追求，而是男性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威胁性，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这种直接的威胁性使得叶嘎在受到心仪的男青年的追

求的时候，误会而做梦是野人想来抢她去做媳妇，病了一场，这表现了部落环境下，或者说男女性自然状态中女性对于男性的

弱势地位。

而在她的丈夫过世以后，叶嘎不得不按照习俗嫁给他故去丈夫的兄弟，这其实是在原始私有制分化后女性被视作男性家族

的私产而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表现。这时女性的地位事实上处在仆人的地位，这已经与分工无关，即使男性完全不从事劳动，女

性也必须依附于男性。叶嘎的第二任丈夫不从事任何的劳动。而叶嘎要负责农业种植:“收完小红米，撒苦荞，年复一年地栽种

着她和汉子一起开挖出来的这块火山地”
[6]
，同时还要负责丈夫的大烟，“分出来了一半种大烟”

[7]
。在第二任丈夫组织人抽大

烟的时候“叶嘎娜海只能蹲在门口。”
[8]
兄弟在娶死去丈夫的女人后，是不能丢弃以前的孩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养育后

代的考虑，但这为接下来娜海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2、第一代女性叶嘎的地位。

从之前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以叶嘎为代表第一代佤族女性受到三重压迫，一重是自然环境带来的压迫，一重是落后的

生产力生产关系带来的压迫，一重是男权社会带来的压迫。这一代女性身处生命受到威胁，处于生活极度困苦的仆人地位。

(二)女人娜海的命运

娜海亲生父亲在她尚未出生就去世了，从小就开始需要帮她的母亲叶嘎背水煮饭了，母亲也在娜海成年(到出嫁年龄)前去

世了。娜海因为害怕蛇，猴子的传说而想要嫁给帮助了她的岩块，她认为“一个女人是难得活下去的”
[9]
。但最终被他继父卖给

了她并不爱的岩经，她一直受困于要给岩经生个儿子，挣扎了很久生了儿子，但生活仍旧非常苦难。后来从汉人那里学来割头

祭谷子的人来到部落，并且凭借更多的牛当上了头人。每年要收他们很高的人头税。娜海的丈夫岩经只想要男孩，加之解放军

将要到达部落的消息。娜海只得选择抛弃小女儿妮拉。

1、第二代女人娜海受到的压迫

(1)自然环境带来的压迫

娜海生活的年代随着火枪等物的进入以及马桑部落扎稳脚跟，自然环境虽仍具有威胁性，但带来的压力已经小了很多，很

少能对人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娜海的朋友曾经因为蛇得病去世了，娜海被猴子抢过包谷，还听说过猴子抢女人的故事，这里有

明显的不同的就是之前叶嘎的丈夫是被野牛顶死，而这里朋友是死于间接的生病。叶嘎梦见的是野人，而娜海恐惧的只是猴子。

后来娜海的黑狗曾被豹子咬死，且过了不久就被部落里的猎人拿着弓弩，火药枪，大规模出动去猎杀了作为潜在威胁的豹子，

这时佤族部落其实已经基本排除了猛兽的威胁，但之前叶嘎小时候直接面临的是老虎豹子，丈夫死于野牛。佤族部落是没有能

力完全打退猛兽的，作为猎物的野牛也不再出现，娜海的丈夫打猎物只限于麂子老鼠。猎物代之以家畜，后来红包头带来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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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就是其中的代表。娜海因为自然的威胁想要嫁给能打猎的岩块，而父亲把她卖给了家里有牛的岩经。这就是随着生产力变化，

自然威胁下降的一个重要的体现。生产力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

(2)生产力生产关系带来的压迫

娜海这一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性狩猎女性负责农事的传统并没有变。由谷子取代了荞麦等作

物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但男性从事狩猎，女性从事农事的分工并没有变化，没有让男性代替女性从事更多产出的农事，从事

农事的女性并没有因此低位变高，反而承担了更多的劳动。

另外一个更为特殊的事件就是因为改种谷子，带来谷子的“红头巾”成为了头人，他收取比以往高得多的人头税，高昂的

人头税使得即使丈夫岩经也努力打猎，娜海还是养不活自己的孩子。这其实是从原始部落的生产关系向封建生产关系的转变，

娜海和他丈夫就算不得不抛弃孩子也是无法反抗的。娜海甚至包括她的丈夫，事实上处于封建社会贫农阶级的地位。

(3)男权社会的压迫。

娜海首先受到的直接压迫来自于他的继父，她从小就受到继父殴打虐待。“后爹打够了，用绳子捆着她，拖回了家。”
[10]

在小时候她就不得不开始做活种田养活她的继父，受到猴子惊吓以后想要嫁给救了她的岩块。但继父却把她卖给了岩经做媳妇。

在被迫嫁给岩经之后，她受到的压迫就来自于丈夫岩经，她努力伺候岩经，却被岩经视为生育儿子的工具。“娜海这样地

伺候汉子，汉子每天回到竹楼上，总是嚼着苦涩的槟郎，低着头不说话。”只有在娜海要生孩子的时候，岩经才有了“一层淡

淡的笑容”
[11]
但看到娜海生下的是女儿的时候，岩经“把娃娃往婆娘怀里一丢，匆匆奔出了家门。”到了她终于生了儿子以后

丈夫也完全不把他的劳动当回事，跑着告诉他人而“娜海的脸上，身上滚动着大颗大颗的虚汗。她小跑着跟在岩经后面，脸上

眯笑眯笑的。”
[12]
娜海在家中充当仆人的同时还被剥削了生育这一重要的“人口再生产”的价值。这不是娜海在自然状态下想

要的生育活动，因为她生下来的女儿妮拉在她极为不情愿的情况下被选择抛弃了，这是违背母性的。

在佤族地区解放以后，她甚至转变成了压迫女儿妮拉的的一份子，压迫着妮拉不让她出去上学。娜海本身也没有真正从丈

夫附庸的地位中真正解放出来。

2、第二代女人娜海的地位

娜海的地位是有变化的，她从父亲的私有财产加变成了丈夫的生育工具和仆人，在封建制度的雏形(红包头做头人的时期)

成为了贫农家中的仆人。而在解放后娜海的命运稍有好转，从封建生产关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却因为主观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仍然没有摆脱仆人的地位，独立地成为自己的主人。源于生产力上升带来的变化，娜海的地位是比她的母亲叶嘎有所上升的，

虽然她仍受自然的压迫(猴子、豹子等)至少她生命没有时刻受到自然环境的威胁。但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压迫和来自丈夫更加

冷漠的对待，她从事的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和人口再生产的劳动事实上受到了更加沉重的剥削。

(三)第三代女人女人妮拉的命运

妮拉曾在刚出生不久被父母一起过，后来佤族部落发现解放军是好人又重新回到了马桑部落，而妮拉也回到了父母身边。

父母想要把她嫁给岩林，但妮拉喜欢岩嘎。妮拉想到在长老和李老师的帮助下到了寨子里的小学上学，并且收到了初中录取通

知书。她受到了父母的阻拦，但却趁着母亲娜海不注意，自己跑出了家前往城里读初中。

1、妮拉受到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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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力的压迫

妮拉这一代人，自然环境已经完全对佤族人形不成威胁了，事实上除了交通落后导致的封闭外，云南佤族所处的自然环境

可以用非常优渥来形容，植被丰富，水热条件良好，各种作物都可以在此良好地生长。解放军进入佤寨，带来了先进的意识和

新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大困难，妮拉想看小人书，接触外界环境只能靠偶尔进城的岩嘎带回。考试的

钱是寨子里的李老师偷偷给的，拖拉机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可见当时佤族的物质生产仍然是比较落后的。而妮拉父母岩经因为

想要让妮拉帮家里干活而不让妮拉考初中就有生产力不足的原因，“进城读书，不能帮家里干活”
[13]

。佤族到今天为止，义务

教育的完成率仍然很低，可见要帮家里干活而辍学是到今天为止仍然很常见的问题。但生产力不足造成的压迫也轻微了很多，

妮拉不再面临饥饿，妮拉的父母也不再面临受封建制度盘剥时担心养不活妮拉的问题。

(2)男权社会的压迫

妮拉生活的时期虽然佤族也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但是妮拉和她的母亲在父亲面亲仍然没有发言权，解放前娜拉不

敢在丈夫面前“多活一句话”
[14]

，解放后还是不敢，比如父亲训斥母亲“莫多嘴，摆饭吃。”
[15]

妮拉自己只能采用偷跑的方式

来反抗。妮拉也没有摆脱来自男性的骚扰，曾在打闹中被其他男孩脱掉了衣服，还在之后被岩林强迫嫁给她做老婆，好在最后

都被岩嘎救下。

事实上妮拉所处的时代，父权并没有真正失去原有的权威，比如帮助妮拉去上小学的岩坎阿公，作为村子里的长老“他说

的话，就像老天爷的命令一样”其实仍然是父权的代表。只是由于新思想的进入(比如教书的李老师在村中就很受尊重)，父权

变得更加开明了。

妮拉受到男权的压迫从结果来看，远远少于她的祖母和母亲，这源于她自己的反抗:逃走去考试“教妮拉的李老师给了妮拉

五块钱、五斤粮票，她悄悄地去了”
[16]

，第二次则是趁母亲去买东西，自己跑进城去上初中了。也更来源与其他人的帮助，岩

坎阿公的帮助，李老师的帮助。还有不可缺少的由新时代带来的受教育的机会。

2、第三代女人妮拉的地位

妮拉不在面临自然环境的威胁，虽然物质生活不算充裕，但也足够维持，且不再受到不合理生产关系的压迫，加之在他人

帮助下，妮拉暂时地逃离了父权的掌控。生活虽然贫苦，但妮拉是第一代取得了独立人格的佤族妇女，开始有机会掌握自己命

运。

三、三代女人地位的变化与佤族女性解放面临的问题

第一代女性叶嘎，她深受自然环境，落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男权社会的压迫。她处在一个几乎是生命受不到保障的奴隶

的地位。在第二代女性娜海的人生中，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她虽然不再直接受生命威胁，却其实在整个

社会阶层中处在了更低的地位上。而第三代女性娜海，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受益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直

接强力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拉平男女差距(比如想办法一定让女性一起上学，妇女能顶半边天，公分同等计算，妮拉阿爸出一天工

结一个疙瘩，阿妈则用竹片刻一个印)，再对妇女弱势的地方进行政策补助，比如妇联，产假等。这些政策对妮拉的地位产生了

立竿见影的提升，免除了很多家务劳动，而获得了和男孩同等的读书的地位。再加上妮拉有着祖母和母亲都没有的自主的反抗

意识。这使得妮拉摆脱了作为男性附庸的地位。

西南少数民族女性解放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佤族女性也是如此，到了今天，在佤族村寨主要从事农业活动和劳作的仍旧

是女性，在家庭中男性地位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对财产有更大的支配权。加之教育资源不均衡，佤族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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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很难得到。加上重男轻女的现象严重，家中女孩早早开始干活，男孩才有更多的机会去读书的情况也

同样出现在佤族当中。董秀英作为佤族第一代大学生，她认为第三代女性妮拉可能的出路是读书。但读书改变命运对于佤族村

寨来说毕竟是少数。

要真正提高佤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最重要的进一步加快当地的经济发展。佤族地区交通落后，物流不畅，边境贸易得不到

很好的发展，矿产储备也难以有效开发。佤族地区由于传统文化保存较好，适宜发展旅游业，并已修通了机场。旅游业的发展

增加了佤族村民的收入，减少了佤族村寨女性从事农业活动的压力，而游客和旅游行业外来从业者的进入，也对佤族更好地接

触外界带来了机遇，佤族人想要读书和走出去的想法比起旅游业发展以前不可同日而语。而佤族妇女由于性别优势，可以更好

的参与到导游，出售佤族刺绣等手工艺品等经济活动中，有可能获得超过男性的收入，这使得女性的地位有了很明显的提高。

但旅游业并不足以真正成为佤族社会的支柱，大部分佤族人仍然主要靠农业为生。

其次，由于佤族民众法制观念的相对淡薄和传统力量的强大，各种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政策，比如义务教育的落实，几乎

都是依靠基层工作人员的一己之力加以推进，效果并不良好。而像重男轻女之类的传统观念，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产生根本的

改变。女性日常权益的保障更多的是依靠妇联等组织的支持，其自觉意识和社会支持都还有待加强。

不论是加速经济发展，还是提升妇女社会地位，客观都需要加强佤族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增强佤族社会在经济、政治

和文化的流动性，这也是现代性的根本指向之一。而当前佤族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佤族女性的权

利保障和地位改善，必须要融入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之路，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来，才能得到真正彻底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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